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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19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二 11近距离

石刚 （后排右一） 与战友。 石刚在生死边缘磨练出坚强脊梁。 本报记者 袁婧摄

【人物档案】

石刚，1924 年 9 月出生，江苏省泗洪县人。 1940 年加入

中国共产党 。 在抗日战争 、 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数次战役 。

1950 年，被选派到上海，于华东团校学习半年，并留在华东

团委工作。 1958 年到 1972 年间，担任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

校长。 1973 年到 1989 年，担任上海市普陀区体委副主任、党

组副书记（主持工作 ），还曾担任上海市足球协会副主席长

达 17 年。

旭日东升， 清风徐来， 江苏省泗洪县半城镇彭雪
枫师长墓园内一片庄严肃穆。 火炬状的纪念碑矗立于
墓园中央， 上有邓子恢同志遒劲有力的题字———“人民
烈士永垂不朽”。 由东向西为行、 由南向北为列的烈士
墓区共有烈士墓 170 余座， 其中大半没有姓名， 却无
损其荣耀。 南北两座纪念馆细细记叙了泗洪将领和人
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光辉历史， 血泪之中， 尽
是浩然正气。 而此刻的纪念碑下， 250 名身着迷彩服
的晋元学子肃立默哀， 为长眠于此的革命烈士献上花

圈， 随后， 深深鞠躬。

消息传回来的时候， 95 岁高龄的晋元高级中学老
校长、 新四军老战士石刚的心情十分欣慰 。 这群来到
江苏泗洪研学的孩子来自他曾掌舵过的中学 ， 在硝烟
逸散的今天， 他们仍然在厚重而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
中成长， 践行着先烈的精神、 使命。

埋葬在这座墓园内的忠骸英魂则多是曾与他并肩
而行的战友， 他们一起闯过枪林弹雨 ， 他们一起品尝
过苦尽甘来的喜悦 ， 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永远地停留

在了二十多岁的年纪。

一日为战士， 终身为战士 ； 一日是教师 ， 终身是教
师———这句话或可为石刚一生的注脚 ， 而这两种看似浑
然不相干的身份在他身上却出奇地融洽———他在战场上
躲过的子弹、 指挥过的战斗， 最终成为和平年代里弥足
珍贵的历史记忆； 他在生死中磨练出的钢铁意志和坚强
脊梁 ， 最终成全了年轻学子们对 “战士 ” 两字的理解 ，

而这一切也为下一代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情怀提供了生
动而深刻的教材。

为人民，奋斗不止
这是记者第二次采访石刚， 前后

相隔一年。天增岁月人增寿，石校长还

像一年前一样，耳聪目明、精神矍铄。

在这位年近 95 岁的老人身上，时

光似乎逐渐淡化了滚滚硝烟给他留下

的铁血印记， 又为他平添了几分岁月

沉淀的平静温厚， 只有挺拔如初的身

体，还有偶然陷入回忆时眼里的伤痛，

彰示着他有别于大多数中学老校长的

地方———他曾是一位为国家、 为人民

而奋斗不止的战士。

石刚永远记得，敌人为了击垮他，

曾经造谣他已经在战斗中牺牲。“母亲

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在家里撞墙，撞破

了头。 ”

1946 年解放战争期间，石刚和战

友一度撤退到山东，由于家被抄了，老

伴只能带着年幼的大儿子躲在亲戚

家，两人一年多失去联系，她一直苦苦

坚守。 “她凭着两个信念撑下去，一个

是我活着， 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总会胜

利。”石刚一直把老伴看作是同甘共苦

的 “革命战友”：“老伴比我大两岁，前

些年去世了。 ”

说起这两则往事的时候， 一辈子

流血不流泪的石刚分明有些哽咽。

年少离家，骨肉分离，这是石刚的

遗憾。 但正是无数像他一样用自己的

遗憾堆积成坚定决心的战士， 为新中

国带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。

另一大遗憾， 是很多战友与他一

起走过峥嵘岁月却没能等到新中国的

诞生。

如今，石刚仍会回到家乡泗洪，去

烈士陵园祭拜这些故去的兄弟姐妹，

在他的促成之下， 现在这支缅怀先烈

的队伍中又加入了一代代晋元高级中

学的学子。 他把自己幸存于世又有机

会教书育人的幸运看作一种特殊的使

命：只要活着一天，身体健康，我就要

继续为革命奋斗， 以革命精神孕育下

一代人的成长。

记者手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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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石刚接受本报记

者专访。

本报记者 袁婧摄

荨石刚寄语：“一日

为战士 终身为战士”。

（除署名外，均受访
者供图）

石刚 （右） 为青年一代宣讲革命精神。

石刚：革命记忆为教育注入红色基因
本报记者 朱颖婕

“学政” 改为 “刚”，

以示革命决心

石刚的故乡泗洪， 是淮北抗日根

据地的中心。 他所在的石集乡坐落于

自开封而出的八百里汴河堤岸上， 南

邻洪泽湖， 北依古青阳。 如果不是抗

日烽火陡然燃起， 他会和祖辈、 父辈

一样在这片深沉、 淳朴的土地上， 度

过平静的一生。

1940 年 5 月， 15 岁的石学政正

在乡里一间私塾读书 。 乡长带来了

一个令人悲愤 、 震惊的消息 ： 在县

里工作队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和青

年抗日救国会的女英雄喻尊霞因恶

霸地主告密被捕 ， 面对敌人的严刑

逼供 ， 她坚贞不屈 、 毫不动摇 ， 最

终被日寇残忍杀害 。 牺牲前 ， 她挥

笔写下 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， 中国

共产党万岁 ” 的壮语 ， 年轻的生命

就此定格在 20 岁。

先烈的铮铮铁骨令他的血液沸腾

起来。 第二天一早， 他找到县里的抗

日工作团，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填

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， 他特意把自己

的名字 “石学政 ” 改成了 “石刚 ”，

以示 “刚毅” 的革命决心。

带着一封赴军政干校学习的介绍

信， 石刚回了家， 他心里很清楚， 身

为国家的儿子， 眼下应该义无反顾地

走上革命之路， 但身为人子， 还得给

生养自己的父母一个交代。 “父亲没

说什么， 他对我是支持的； 但是我的

母亲坚决不同意， 她让嫂子把我前一

天晚上收拾好的包裹藏了起来， 整整

藏了三天。” 母亲的眼泪， 打湿了儿

子的眼， 却动摇不了一位战士的心。

“铁锁也锁不住我。” 最后， 石刚还是

走了。

在组织的推荐下 ， 石刚先去八

路军军政干校学习了半年 。 头一回

穿上军装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军

事政治 、 研究着战斗武器 ， 之后他

回到地方当了一阵连队文化教员 ，

再后来又担任区委书记 ， 并兼任

游击大队政委 ， 正面迎上了敌人

的炮火 。

军旅生涯数载， 独在异乡多年，

当石刚离故乡越来越远， 那个曾经孕

育过他、 孕育过无数英雄儿女的地方

却愈发令他魂牵梦萦。 为了保卫更多

人的家， 他凭少年志气离开了自己的

家； 为了国家的黎明， 他以血肉之躯

冲进了无边的险境， 而这个地方， 给

了他最初的信念和勇气， 给了他最后

的慰藉和荣光。

终身难忘的战役，

子弹离他不到十厘米

1948 年正月初七这个日子 ， 石

刚永远不会忘记。 当天深夜， 他所在

的部队接到消息： 敌方的一支主力部

队正包抄在后。 凌晨 4 点， 身为政委

的石刚同连长 、 指导员召开紧急会

议 。 “当时我主张跳出敌人的包围

圈， 在讨论撤离方向的时候， 指导员

认为附近渡口可能有敌人埋伏， 连长

则主张向南方的起伏地带转移， 后来

我们听从了连长的意见。” 不料， 他

们一行六七十人在撤离途中却误入敌

人包围圈。 激战之后总有流血伤亡，

早晨 9 点左右， 通讯员哭着来报告：

“连长满头是血， 牺牲了。”

石刚顾不上悲痛， 因为他正带着

一个班的战士分散突围， 正在这时，

一排机枪子弹冲他们射来， “最近的

一颗子弹离我不到十厘米”。 他清晰

地记得， 当时自己的手枪里有五发子

弹 ， 如果无法突围 ， 那么他宁可自

尽， 也决不能当俘虏。

“这场战斗 ， 我们牺牲了近 30

人， 他们大多数都只有二十来岁， 不

过敌方也有数十人死伤。” 70 多年过

去了， 石刚始终难以释怀。 “他们走

了， 我活着， 每每想起， 都很痛苦。”

然而仅仅相隔一个月 ， 石刚又

遇上一场战斗。 1948 年 3 月 17 日下

午 ， 石刚带着一支 100 多人的连队

守在泗洪县车门山山顶 ， 山下敌军

环伺 、 来势汹汹 。 这座两三百米高

的山看着不起眼 ， 却是当地的重要

门户。

“车门山战斗” 打响后， 敌我双

方都增派了援兵， 当时淮北挺进支队

司令部决定趁势组织围点打援的 “泗

东战役”。 “这场战役我们一共歼灭

敌人 1900 多人， 扫清了淮北东部敌

人的据点， 收复了青阳、 上塘、 顺河

等集地， 把泗东、 泗北连成一片， 为

后来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

件。” 打了胜仗的滋味无论相隔多久，

都能让这位老战士心潮澎湃。

1949 年 4 月 ，25 岁的石刚被调

至皖北宿县团地委工作，青阳至宿州

100 多公里的路， 他坐着马车一路颠

簸前行 ， 途中听到了南京解放的捷

报。 同年，他被调至当时的五河市任

市委书记。 10 月 1 日那天，他带着全

市师生在五河市广场举行庆祝仪式。

“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 我站在一张桌

子上演讲， 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，

只记得高兴，大家都很高兴。 ”

承担新使命，

革命精神孕育下一代

随着时代的轮盘缓缓转动， 个人

的命运也有了新的走向。

1950 年 ， 解放不久的上海急缺

干部 。 10 月过后 ， 包括石刚在内的

一批外地干部被选派到上海华东团校

学习， 之后石刚留了下来， 作为班主

任、 党支部书记， 带领华东青年工作

队前往上海西郊开展土改工作， 后来

又开始负责军政干校的招生， 为快速

发展的社会培养储备人才。 这些学生

之后被分别输送到广东、 福建等地，

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。

1952 年 12 月， 石刚与他命中注

定的第二项事业相遇了 ， 带着市政

府的任命 ， 他来到普陀区五一中学

担任校长 。 “其实按照我的文化水

平 ， 根本不能做这些工作 ， 但我无

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。” 当时的

普陀区属于工业地区 ， 五一中学则

是一所较为落后的学校 ， 这里的大

多数学生学习基础差， 特别是数学，

“每次考试 ， 红灯一大片 ” 。 从来

“枪不离身 ” 的石刚为了当好这个

“校长 ”， 头一件事就是把手枪交到

了公安局 。 “我想 ， 要解决学生学

习差的问题 ， 就要先找出问题的关

键是什么。”
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 他发现学

生们普遍不会 “因式分解”， 而且学

习态度不够端正， “大晚上不睡觉，

总是偷偷看小说”。 但说到数学， 石

刚自己也心虚。 “我 15 岁就加入革

命了， 数学只学到 ‘正负数’， 还都

是后来自学的。” 思索良久， 他决定

带着全体教师狠抓教学， 加强学生的

日常练习。 就这样， 五年下来， 落后学

校变成了先进学校 ； 一开始全校只有

石刚一名党员 ， 后来发展了十名教师

党员。

1958 年 ， 石刚被调至同样在普陀

区的上海市陕北中学 （晋元高级中学前

身） 担任校长、 党支部书记， 当时这所

完中共有 47 个班级、 3000 余名师生。

了解晋元高级中学的人或许知道，

这是一所以抗日名将谢晋元名字命名的

百年老校， 校史、 校风中流淌的烈烈英

魂、 爱国情怀令石刚倍感亲切， 也让他

更加坚定， 一定要把革命传统教育贯穿

于整个育人过程。

石刚在任的 15 年内， 除了加强教

学、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之外， 校风、 学

风建设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之一。 每天

早上上课之前 ， 他都会给学生上一堂

“微型党课”， 有时点评一下当前的国内

外形势， 有时唱唱军歌， 有时候讲讲革

命故事， 在还未形成 “思政教育” 概念

的时代， 一种以革命精神、 红色历史为

底色的育人传统逐渐在晋元校园形成。

1960 年 ， 晋元高级中学被确定为

市重点中学。 石刚至今还记得那之后第

一次招生的盛况———计划招 300 个学

生， 报名整整 5000 人。 而多年来革命

教育的点滴浸润， 在 1961 年有了最动

人的回响。 那一年， 全校共有 100 多名

学生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， 年轻的晋

元学子奔赴福建前线。

95 岁为教育奔走，

“革命是一辈子的事”

到今年 9 月， 石刚将迎来 95 周岁。

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， 都在坚守 “捐躯

赴国难， 视死忽如归” 和 “学而不厌，

诲人不倦” 的信念， 如今到了本该含饴

弄孙、 莳花弄草的晚年， 他依然在诠释

“老骥伏枥， 志在千里” 的雄心。

1997 年 ， 已经离休的石刚仍担任

着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四师分会副

会长， 为了让新四军革命精神进一步铸

造代代晋元学子的灵魂， 他特意牵线搭

桥， 促成了新四军四师淮北分会和晋元

高级中学的共建关系。

从 1997 年 4 月 25 日开始， 上海市

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四师分会和石刚先后

邀请 60 余位新四军老战士走进晋元高

级中学的各个班级， 讲述革命故事， 并

与全体师生在广场上共同高唱新四军军

歌。 “老战士们一共做了几十场讲座，

吸引数万人次参加。”

其实在石刚看来， 接受革命传统教

育一定要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 日常

的学习、 熏陶固然必要， 但学生们还需

要走出课堂、 走出校园， 到各类红色教

育基地实地考察， 这样更能激发他们的

真情实感， 帮助他们的精神成长。 “一

方面我是老校长 ， 对学校和孩子有感

情、 有期望； 另一方面我是老战士， 有

浓厚的革命情怀， 虽然我老了， 不在一

线的育人岗位了， 但是我想我还能做一

件事， 那就是尽我的力量， 用革命精神

感染和教育下一代人。”

去年 7 月中旬 ， 晋元高级中学

2020 届学生集体前往江苏泗洪。 未来，

这条红色之路也将成为学校历届学生研

学旅行的固定线路。 听说晋元学子要高

举革命红旗来到自己的故乡， 石刚很高

兴， 他特地为大家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

亲笔信。

石刚在信中提到了他和新四军四师

师长彭雪枫将军的渊源 。 “1941 年冬

季 ， 我曾见过他一面 ， 他的英姿和风

度， 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” 石刚告

诉大家， 这位年轻有为的师长曾在淮北

指挥过多场战役， 打过很多胜仗。 1944

年 9 月， 奉命西进的彭雪枫不幸中弹牺

牲， 时年 37 岁。 当时淮北行署主任刘

瑞龙亲自主持建立雪枫墓园和抗日将士

纪念塔 。 1946 年 ， 雪枫墓园受到了严

重破坏 。 1949 年 ， 时任泗洪半城区委

书记的石刚奉命组织重建雪枫墓园。

“你们这次到泗洪拜祭彭雪枫将

军， 必将受到感动和鼓舞。 彭雪枫将军

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” 在信的末尾，

石刚这样说。

带着老校长的嘱托和期望 ， 当晋

元高级中学的孩子们站在以介绍彭雪

枫将军生平事迹为主的烈士纪念馆中

时 ， 他们的心里涌动着别样的亲切和

感动。

人生海海 ， 时有沉浮 。 对石刚来

说， 从 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 至今已

经 79 年了， 一路走来， 有苦有甜， 有

笑有泪， 但在活着的每一天里， 他都不

曾忘记自己入党的初心———“为共产主

义奋斗终身”。 即便现在老了， 他还是

奔走在革命教育的第一线， 把自己亲历

过、 听说过的革命故事讲给校园中的学

子和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听 。 因为他相

信， 英烈精神永远是激励一代代年轻人

立志报国、 奋发前进的动力。

10 年前 ， 石刚的小儿子问了他一

个问题： “你一生中最大的 ‘得’ 是什

么？” 几乎没有犹豫， 石刚说： “我得

到了一个新中国。”

而现在， 老人还有一个心愿： “两

年后， 我要迎接建党 100 周年。”


